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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破晓，南山像朵青莲花。
向光的那面，暖而亮，背阴的这面，
郁而青。天大亮后，郁郁之气消
散；完完整整一匹青呈现了。

山脚一溜垂杨柳，是碧玉妆成
的青。万条丝绦，风里一扬一飘，
有一种春风浪荡的洒脱。这北方
柳，有铿锵的北地野气，像街头长
发少年，时不时将长发一甩，桀骜
不驯；如换了南方，将是几丝柳青
晕染一角茶楼，女子俯在窗口，脆
生生一曲“今我来思，杨柳依依”。

可是北地柳，绝没那旖旎劲
儿，青郁郁底下透出一股只绿不柔
的倔劲儿。

野枸杞，一丛一丛，散漫之
青。它们以脚下为原点，四处游
走，逶迤而去；像京剧的西皮慢板，
那么散，那么摇。慢悠悠讲理叙

事，没人赏也不要紧。枝蔓点点爆
青，是铿锵板眼儿，一咕嘟一咕嘟
的春光，凝在那儿。

枸杞头，采来焯水，拌小菜儿，
鲜得娇滴滴。南方人汪曾祺说：

“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采摘枸杞
的嫩头，略焯过，切碎，与香干丁同
拌，浇酱油醋香油；或入油锅爆炒，
极清香。”南山上泼满的野枸杞，没
人理睬它；它们更疯更泼地跑满了
南山。

野葡萄，一索一索老来俏的
青。披拂着，蒙络着，摇缀着。一
得春信儿，又仰头上攀，又自负，又
欢欣。一锥儿一锥儿的嫩芽子，是
一群小丫头，踮着脚尖儿，迈着小
碎步，一窜一窜上楼梯。早发的，
已青得一本正经；后发的，紫得羞
羞怯怯，但都非常励志，因为生命

里深藏着冰雪融化的声音。
南山青，一天比一天厚。苍耳，

泥胡，荆芥，蒲公英，柴胡，知母，地
黄，天南星……南山，渐飘起醒人的
药香。一种草，一味药；一抹青，一
道福。你以为中药多么玄吗？没
——有。它是你走过南山时，向你
招摇起伏的那一把把青色草影。

那时，一放学，我们就挎篮子
上了南山。寻寻觅觅，择择拣拣，
刨刨挖挖，将一味味中草药挖回
家，修剪、晒干，卖去收购站，挣零
钱儿。丹参的根，鲜红，我们叫它
状元红；知母的根，白白胖胖，像小
孩儿的胖脚丫；蒲公英，举着一杆
笔直青翠的茎儿，上头一朵明黄的
花。剜到家，晒几天，它照旧喜悦
生长，兴昂昂开花。

归途中，常于南山小径，一扭

头，就见满山寂静的青。它们已脱
了嫩，不再是早春点点水泡微小的
青了。那时节，干草棵，石头蛋，枯
黄叶，乱慌慌这边捂，那边摁；可怎
么盖得住？这一簇，那一簇，尖尖嫩
嫩，浅浅深深，漫了一山缭乱的青。
如今，这浑然一体的青，翻身一跃，
把其他色部，呼啦啦，扫倒，掩埋了。

南山的青，从未如此饱满。它
把雪藏起来，把泥土变松；它把沟
沟壑壑藏起来，把日子变青；它把
无知骄奢藏起来，让我们的心泛
青。南山一青，日子从内到外，青
个莹莹，青了个透。

几番南山青，一个人就长大
了、成熟了。一座山年年会泛青；
一颗心，有山的定力，就永远不会
老，永远青个莹莹的，翠青、碧青、
薄荷青。

地铁口旁边有条民国时期修建
的小巷，青砖灰瓦，古拙清冷。临
街的一楼零星开着几家店铺，有家
书摊在院中搭了个葡萄棚，青叶翠
蔓随风摇曳，落下了一地细碎的清
凉。在绿荫中有人安静地读书，更
多人端着饮品看主人家写写画画。
笔尖方落到平平无奇的宣纸上，就
流动开来，蔷薇、绣球、迎春，各
色的鲜花便从空白的世界中发芽抽
叶，肆意生长，又恰好能停驻在最
娇艳的时间点上。

“张老，我们可等您的新作
呢！”我笑着上前跟他打招呼。

老先生画完一笔，抬起头来，
笑得格外开心：“早画好了，得送
去装裱，就这几天，哈哈，混个鼓
励奖就行！”大家都笑了。张老不
是科班出身，是退休之后才开始学
画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纯喜
欢，弥补一下小时候没学上的遗
憾。没承想，他只画了几年，就在
我们市成绩斐然，甚至超过了一些

普通的画家。我们文化中心的人总
是感慨，这真是老天爷上赶着喂饭
吃，张老又不靠艺术谋生，不像画
家们，不是为名声奔波，就是被名
声拖累，个个愁眉苦脸的。张老整
天乐呵呵的，奖状偏偏雪花片似的
往他家砸。

说话间三两枝娇艳的桃花又从
他手下生发绽放，他把团扇递给
我，比照了一下，说：“小姑娘，
就要这样粉粉嫩嫩的，合适！”周
围人也纷纷夸赞好看。确实好看，
花枝怒放中藏着含苞的，桃叶嫩绿
里掺着赭红，栩栩如生，清雅又不
俗气。我轻摇团扇，仿佛空气中也
带着丝丝缕缕浮动的甜香。我抬头
搜寻，只有满目的青绿和缝隙中高
远的蓝天，一缕香气也消失得无影

无踪，难道来自张老扇子上的桃花
吗？也或许是哪位姑娘身上的香水
吧，我猜想。

下班路过时，又闻到了熟悉的
香味，比之前更加浓烈，围观的人
群退潮般散去了，只余下张老一人
往葡萄叶片上喷水，夕阳的余晖中
叶片的老绿色和光线的金白色共同
调和出一种嫩嫩的鹅黄色，还有一
道小小的彩虹在喷口上时隐时现，
远看像幅光影唯美又不太真实的油
画。“张老，您知道这么香是什么
花？”我问他。张老招招手，让我
过去看。他双手分开葡萄叶子。在
层层叠叠的叶间，成串的青色花骨
朵，左右对称排开，顶尖上已经绽
放出了洁白的小花。凑近一闻，甜
甜蜜蜜的，毕竟是葡萄的花呀，想

起酸酸甜甜的口味，禁不住要流口
水了。我们松开葡萄，叶片立刻又
把小花朵重重遮掩起来，像是一双
双保护着珍宝的绿色小手掌。小手
掌的边缘是圆乎乎的小锯齿，好像
有点害怕人摘，又怕把人给割伤了
似的，是个既小气又温柔的植物。

“真没想到，葡萄也开花呢！”
我感慨。

张老说：“哪有不开花就结果的
植物嘛，花高兴人看。人看，花就开
得热烈；人看不着，花也开，开给自
己。”

张老将书一沓沓地码放在店铺
的铁皮置物架中，最里面的几排架
子没有用来放书，而是放着用皮筋
打成卷的宣纸，上面依稀有字画的
痕迹，紧紧挤在一起密不透风，很
有藏经阁的味道。“哈哈，没关
系，可以抽出来看，用你们年轻人
的话说，那是‘黑’历史哩，”张
老的语调变得认真了许多，他轻声
说，“也是我一步一步走过的路。”

从内心说，我喜欢泉州这个一
半烟火一半香火的城市。

前几天说去泉州，赶紧做一些
攻略。也许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竟然梦见自己坐于开元寺一棵数
百年老榕树下，翻看卷页的黄书。

开元寺在泉州西街，从寺南门
的不同角度就能望见镇国、仁寿东
西二塔，近望塔身，尤显庄严。南
方春早，寺内古木新叶，绿影婆
娑，古刹在春日里焕发出蓬勃生
机。寺院东北部，设有一处弘一法
师纪念馆，这是我想去的地方。弘
一法师最后几年，在泉州度过。

我不研究弘一法师，但他如同
一首波澜壮阔又动人心魄的史诗，
是我前行的灯，心中的塔。他的文
章直透人心，余韵悠长。他的书法
淡定通透，圆融自成。其文其书共
美，实乃翻不过的山。我更感叹他
传奇的人生经历，由翩翩公子、又
风华才子，成就高僧大德，可谓绚
烂之极，归于平淡。我在弘一大师
造像前伫良久立，同时代的学者、
名家都称赞弘一法师是全才：他精
诗赋，功底深厚；他通音律，不乏
优秀作品；他深究绘画，兼容贯通
中西；他宣传新剧，推动从无到
有；他为红尘义闯梨园，他为苍生
勇退公学……这种生命际遇，在弘
一法师那一次次对自己的回望里，
却是残酷的。弘一法师觉得自己
是一名襁褓中的婴童，不明为何而
来而泪，也不明为何而成而乐。

在我看来，弘一法师最终未必
完全放下。来看看：10月10日下
午，弘一法师在一张纸上写着“悲
欣交集”，交给妙莲法师，并嘱咐
注意：“如在助念时，见我流泪，并
非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悲喜
交集所感。”说完话，仍默念佛

号。13日(农历九月初四)戌时，在
大众念佛声中，大师安详往生。他
的柔情与决绝，世间的声名、财富
以及爱情，在最后一刻才算了断。
后半生深悟佛法的弘一法师感受
到了一种幸运的矛盾，纵览来时万
千，他终成就了慈悲，也终体会了
完整的痛苦。

弘一法师虽避世绝俗，而无处
不近人情。他的一生凡事认真而
严肃，踏入佛门之后，一洗铅华，
潜心戒律，笃志苦修，云游四方，
弘扬佛法，授业讲经。他常年跣足
芒鞋，过午不食，寒不逾三衣，生
活极为清苦。但他却乐在其中，他
慨叹僧界为世所诟病者皆因不守
戒律，于是发愿毕生精研戒法，专
弘南山律宗，所谓“三千威仪，八
万细行”，成为律宗第十一代祖
师。他对微细的戒行也能严格遵
守，毫不懈怠，其操行之苦，令人
敬仰。弘一法师的精神世界，蕴含
着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对真理的
不懈追求。他从物质生活到精神
生活，再到灵魂生活的不断攀登，
展现了他强大的“人生欲”。他用
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
的“认真”，什么是对内心信仰的
坚守。

在那繁华与荒芜交织的世间，
弘一法师的一生是一场盛大而庄
重的灵魂修行。他从钟鸣鼎食的
富家公子，摇身变为才情横溢的艺
术先驱，再到青灯古佛旁的高僧大
德，每一步都踏碎旧我，重塑新
生。曾经的爱恨嗔痴、风花雪月，
都在岁月的长河里沉淀，弘一法师
于晨钟暮鼓中，在梵音袅袅里，与
尘世的喧嚣彻底作别。回首来路，
苦难是菩提，平淡是真意，他终于
在心灵的净土上，遇见一个春天。

小雨，滴答滴答
却怎么也敲打不醒
沉睡的人

我们跪着，点燃潮湿的岁月
十一年在指尖，瞬间化作
一缕青烟
熏得园子里的花
也垂下眼帘

我站起来，拍拍它们
轻抚完这个世界
油菜花
突然集体侧身，在风来的方向
让出一条颤抖的小径

原来最轻的告别
才能让泥土，松开
在尘世攥紧的拳头

秦淮源头三万株牡丹的盛开
那是特校牡丹园里星辰大海的铺陈
姚黄魏紫，这些国色天香
天赐的宠儿，来人间历劫的仙子
以特校孩子们的模样出现
上天为他们屏蔽了世间杂乱的噪音
又赐予每个孩子牡丹花开的富贵

一个鲜红的“融”字石刻
作为溧水特校的校训。以海纳百川
的胸怀，拥抱这个特殊群体
特校牡丹园，就是一座加油站
极具工匠精神的特校教师
以花神一样的焦骨与慈悲
将教育当种花，春风化雨精心培育

让孩子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花朵
并成为护花使者，一朵花
护佑另一朵花。在这里
一株牡丹代表一个希望
千万朵牡丹绽放犹如盛开的理想

并没有绝对的平面
水面和镜面，也有颗粒
我的影子，并不真实
有一些离散，以及躲闪

言语，并没有那么连贯
会断裂成一粒一粒
一个字，分裂成语气和笔顺
即使你说，或者不说

颗粒与颗粒接近，或碰撞
是幸运之中的幸福
星球也是由颗粒组成的
星球颗粒，却相隔得太远太远

每一个颗粒，都是有灵魂的
否则怎么有光，以及闪电
你和我，相隔或远或近
看不清晰的引力，点点滴滴

（上接一版）记得1972年过春节时，全
矿停产，除值班人员外，矿工全部放假。大
年三十下午4点多钟，我们推车班下班后，
已错过回南京的公交车时间，大家商量后决
定步行回家。大约5点钟，我和小伙伴们从
南矿出发，沿林场、淳化、上坊、东山镇步
行至中华门时，已是次日凌晨1点多钟，然
后大家乘公交车各自回家。此次步行7个多
小时回南京过春节，大家至今未忘。

当年青龙山煤矿有一批从东北鸡西、
安徽淮南、江苏徐州等煤矿调来的老矿
工，还有上世纪50年代曾在南京地区从事
过煤矿工作的老矿工，年龄大都在50岁左
右。他们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井下作业
经验丰富，工资级别大多是七、八级工，
当时在矿工中算很高的了。煤矿井下掘井
或采煤常会发生塌方冒顶险情，处置这些
险情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的。每当出现
这些险情时，这些老矿工冲在最前面，谁
的级别最高，在最前面抢险搭棚子的肯定
是他们。别看他们平常稀拉散漫，满嘴粗
话，但此时他们是处置险情的主心骨，凭
借着多年的矿工经验，凭借着老矿工们沿
袭下来的不成文的传统，凭借着老矿工们
的强烈责任感，他们把危险和自己的生命
安全置之度外，冲在最前面，直到把险情
排除掉为止。当时我们这些小字辈们也想
冲上去时，但往往会遭到老矿工们一顿臭
骂：你们懂什么？你们能搞好吗？都给我
滚到后面去。他们这种爱护我们的怒骂
声，不但把我们震住了，也把我们感动
了。从这件事使我们彻底改变了过去对他
们偏见的看法，也从老矿工们身上看到那
种特有的无畏和大爱的精神在闪光。

要说当年青龙山煤矿的人和往事，大

家印象得比较深的有陈兴臣、江海清、李
晓布等。虽然时间过去三、四十年，但矿
友们仍能清晰地说出当年的一些事来。这
次矿友们回青龙山煤矿专程看望住北矿附
近的老连长陈兴臣同志，陈兴臣上世纪60
年代从部队转业，曾任青龙山煤矿六连、
保障连连长，煤矿关停后调扬梅塘、大连
山司法劳改系统工作至退休。转眼间，几
十年过去了，现在陈连长两个儿子已成家
立业，事业有成。这次到陈连长家，其子
陈雷见到老矿友们左一声“叔叔”、右一声

“叔叔”喊个不停，忙里忙外，热情招待，
使矿友们心里感到热呼呼的。当年矿工们
对南矿二营副营长江海清印象也比较深，
大干开门红，大干红五月，战高温夺高
产，大干一百天，大干九月向国庆献礼等
竞赛场面，矿工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当年青龙山煤矿还有一个先进典型，
他叫李晓布，身高1.9米多，近视眼，原二
十九中老三届学生。据其他矿工讲，李晓
布曾在六连干过采煤工，干活拼命，吃苦
精神强，大家对他的表现都认可。1971年
下半年，我从四连调至保障队推车班，李
晓布是推车班长，我与他同住一个宿舍。
平时大家看他衣着不讲究，下井工作服很
少看他洗过。有一次，我的胶靴洗了未
干，刚好李晓布休息，他的胶靴放在床底
下。我想借穿一次，等他休息回来与他打
个招呼。随后我穿他胶靴刚把脚伸进去，
感觉不对头，脚上粘糊糊的，满脚煤泥。

我急忙脱掉胶靴一看，胶靴底内厚厚一层
煤泥，看来胶靴好长时间未洗了。我心
想，这胶靴也太脏了，怎么能穿得住。当
时因上班，我只好硬着头皮穿了一个班，
下班到澡堂脱下靴子一看，脚都泡白了。
当年推车班有十五六个人，实行三班倒，
李晓布不固定上那个班次。推车班任务是
到立井井口将空矿车顺着大巷轨道推至小
眼放煤或放石渣处，一趟要走约四、五里
路程。矿车装满后，再将重载矿车推送至
立井井口，由专人将矿车送入罐笼再提升
到地面。我与李晓布虽然在一个班，但不
是天天见面。在我记忆中，他个头挺高，
在井下支巷行走时，始终弯着腰，有时不
注意头戴的安全帽会撞到横梁。有几次我
看见他因走得急，头撞到横梁后，半天缓
不过劲来。他平时话不是很多，下井只知
道干活，下班回宿舍看看书。井下大巷道
井口地势低，往巷道里走地势高，推重载
矿车是下坡比较省劲，而推空车返回是上
坡挺费劲。我推空车返回最多推3辆，而
李晓布却能推七、八辆空车返回。当我们
醒来准备干活时，才知晓他把活干完了。
有时遇到矿车掉轨时，李晓布拿来铁撬
棍，教我们如何把矿车扶正，我们试后真
管用还省劲。之后李晓布任推车排副排
长，我们接触就少了。记得当年省煤矿文
艺宣传队还把李晓布先进事迹编成快板书
广为宣传。多年后因工作需要，李晓布调
离青龙山煤矿。后来到省级机关工作，担

任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开采煤矿是一项高风险职业，危险与

意外无时不在。1969年至1979年十年间，
青龙山煤矿曾发生过多起安全事故。当年
南矿立井罐笼是人货两用，上下班载人，
过了这个时段用于装运石渣、煤炭、物资
材料等。立井罐笼类似电梯，不过罐笼未
装饰，速度比电梯快，升降由井口信号工
与开卷扬机工人配合操作。记得有一次立
井值班工人把矿车推入罐笼后，安全保险卡
未卡牢，罐笼在上下过程中，矿车失控掉入
一100米深的井底造成事故，当时矿车掉入
井底那瞬间场面真吓人。六连一名25岁结婚
不到2个月的姓李矿工，上夜班不幸从一50
米运料小眼坠落至一100米巷道漏斗意外身
亡。有一次掘井面发生塌方事故，一名矿工
被压在乱石下，而且塌方上方石块还不断在
掉落，险象环生。面对突发险情，当班矿工
与闻讯赶来的几十名矿工组成抢险队，开始
生死大营救。当时那抢险的场面，使我深深
体会到时间就是生命的真谛。1979年10月
20日，南矿立井一160米水平，由于采煤巷
道局扇停止供电5个多小时，瓦斯工漏检3小
时，放炮工在现场起爆器时产生火花，造成
瓦斯大爆炸，致9人死亡，这起事故是当时
苏南地区煤矿最大的一起安全事故。这些矿
工英年意外早逝，不但给其家人带来极大伤
害，也在其他矿工心理上留下了沉重的阴
影。但是矿工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消
沉，他们痛别矿友，擦干眼泪，又继续开始

新的一天工作。今天当矿友们站在废弃的矿
井旁时，不禁想起那些曾经与大家共事而又
逝去的矿友，当年他们为开发苏南煤田，不
幸在井下遇难殉职，从此长眠于青龙山。大
家想起昔日的矿友，心情异常沉重。大家在
心中默默祈祷，愿宇宙间有一处天堂，让遇
难的矿友永远在那里得到安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因国家经
济建设调整需要，加之苏南煤矿资源枯
竭，南京许多煤矿陆续进入关、停、转阶
段，青龙山煤矿的命运也不例外。在那即
将与煤矿与矿友分手道别的时刻，岁月的
洗涤与锤炼，使矿友们成熟了许多，他们
强忍住泪水，相依相拥道别，恋恋不舍踏
上回城之路，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多年
后，我得知自青龙山煤矿关停后，矿工们
被分流到全市各个系统，各个行业，他们
成了各单位紧紧依靠的骨干力量。他们在
各自岗位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无私奉
献，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续写了煤矿工人的新的传奇。1975年
我离开煤矿后，在30多年的公安交通管理
从警生涯中，每当工作中遇到坡坎与困难
时，我都会想起在煤矿那难忘岁月，煤矿
工作那么辛苦都挺过来，还有什么不能克
服的困难，过不去的坎吗？

在青龙山煤矿，我们曾以青春的炽热
之心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我与矿友们的
汗水与鲜血曾飘洒在这青山绿水间，度过
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青龙山煤矿赐
予了我们淳朴而博大的情怀，它告诉了我
们什么是苦与乐，什么是索取与奉献，什
么是责任重于泰山，什么是生死离别，什
么是矿友深情……

（注：本文写于2018年6月）

唯有暗香来
王雅霏

青山从未如此饱满

颗粒的引力
张伟斌

溧水特校牡丹园的花
史烨

七笔勾
余昌凤

青龙山煤矿，那难忘岁月……

老公的事业繁忙，儿子的课业
繁忙，公公的退休生活繁忙。于
是，我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
主妇，为家务繁忙。

这天晚上，我正在厨房做饭，
锅里正炖着汤。突然，我肚子里一
阵咕噜噜乱叫，不舒服了。我连忙
冲出来，告诉正在沙发上看电视的
老公说：“你先帮我在锅里加点
盐！”老公懒洋洋地说：“我浑身酸
软，真不想动了，你晚一下加吧！”
听他这么说，我虽然生气，但也没
时间给他解释。刚好，公公慌慌张
张从门外回来了，我只好说：“爸，
你去给锅里加点盐，一勺就行！”没
想到公公说：“等会儿吧，我回来取
棋盘，老张在楼下等着我呢！”公公
这么说，我也没啥好说的，转身进
了洗手间。

然后，我想起了儿子，便冲外
面喊：“儿子，去给锅里加点盐，妈
妈不舒服！”可气的是，儿子根本就
没搭理我。顿时，我的怒火一下子
全被激了出来，我天天为他们忙
碌，一个心疼我的都没有，这么点

小事都不愿意去做。想着想着，我
的泪水不禁刷刷地流了下来。

等我从卫生间出来，赌气坐到
卧室，也不管汤的事了。过了一会
儿，老公竟然喊我吃饭了。我只好
出来了，才发现公公、老公还有儿
子都在餐厅围着桌子坐在那里。
老公给我盛了一碗汤，笑嘻嘻地看
着我说：“真生气了？我给你开玩
笑呢！故意逗你，盐我已经加了
呢！对了，加了盐，我还到楼下给
你买了药呢！”

谁知道，他刚说完，公公和儿
子顿时目瞪口呆。公公对老公说：

“你已经加过了？我下楼把棋盘给
了老张，惦记着这事，不光买了药，
回来又加了一勺盐呢！”他刚说完，
儿子笑开了：“说的是呢，我是无声
地执行老妈的命令，到厨房给汤里
加了一勺盐！”

看着他们给我买的药，我感慨
不已，其实他们都关心着我呢！舀
了一勺汤一尝，天啊，差点没把我咸
死！但我的心里还是顿时暖暖的。
看着我难受的样子，一家人都笑了。

帮我加勺盐
冯海鹏


